稽古以開新──
吳守禮先生《國臺對照活用辭典》問世

凌華苓
今年八月，由曾在台灣大學教授「國語」(北京話)多年，研究閩南方言數十載的資深學者吳守禮先生編纂完成的鉅著──《國臺對照活用辭典》(台北遠流出版)在台北發表。辭典全套分為上、下兩冊，近三千頁。收字約一萬三千個，多音節詞條約四萬七千個，總字數約四百六十萬字。在分量上超越由日本學者小川尚義編纂，號稱「史上收詞最多」的《臺日大辭典》(1932年)；且不同於《臺日大辭典》乃是為日本人所編，《國臺對照活用辭典》以國人為主要對象，而以溝通國、台語為目的；至於在內容質量上，更有其殊勝之處。
內容特色
《國臺對照活用辭典》(下文或簡稱《辭典》)的內容特色，主要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標音詳明，一是譯解精審。
在標音部分，《辭典》全面注出每一個國語字詞與台語釋詞之音。國語音遵用《國音常用字彙》，以人人熟習的注音符號第一式為音標。注意到「國語」與「普通話」有分化的情形，另附普通話音，以《新華字典》為準。至於「臺」語，指的是目前習慣稱之為「台語」的「閩南語」，也就是閩南系台灣漢語方言的省稱，不包括「客家話」。台音以甘為霖《廈門音新字典》的音為代表，又分注文、白兩讀，漳、泉二腔，以及台灣通行腔和現代廈門話，照顧到閩南語的特色、主要方音與古今變化(「台語」曾經與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話有淵源關係，有一致性、等質性，今已分化偏差)。音標採用朱兆祥所設計台語方音符號，能使一般學過國語注音符號的人很快掌握運用。附記反切舊韻，從而對照出古今音的演變。
在譯解部分，注明詞性，講求國語與閩南語的精確對譯(包括直譯、意譯)與說明解釋，疑者從缺。藉由對照詞義、語意互相溝通，保存國、台語各自的純一性，而台語譯詞反映出編者個人將近一百年的台語環境。其中最耗心力者，則是關於台語大量「音字脫節」現象的考察補正：從考察語源著手，為無字擬字，為俗字找正字，為訓讀找本字。雖然，編者並不自以為是，本著謙虛的學者態度，亦羅列各家之擬字，以為參考比較之用。
成學之歷程與機緣
這本博大精深的辭典，雖然綜考了兩岸、日本、美國各地的有關中國語書刊對照研究，其實奠基於編者吳守禮先生研究閩南語六十年的深厚學術功力。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員何大安指出，吳氏在編纂台灣語言文獻、閩台語的總體研究，以及從古典語言文獻中探求國台語的字音關係等三方面，俱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這些研究是摶聚成《國臺對照活用辭典》這座「金字塔」的穩固礎石。然而我們不能不思索，對這位今年高齡九十二歲(1909年生)的建築師而言，是怎樣的發心與機緣，蘊蓄了如此深厚的動能，促使他不息不懈，獨力構成如此一項大工程呢？這就必須回顧吳守禮先生超過一甲子時光的漫長研究歷程。
吳教授對研究台灣地區語言興趣的發軔，可以追溯到十歲稚齡。由於複雜的語言環境：經歷台南同安腔與員林漳州腔的異同，母語與日文的差別，培養了敏銳的語感，以及語音、方言比較、溯源的興趣，並且觀察到彼此發音不同之間，又有對應關係。至其研究歷程，約可分為前、後期，也就是潛伏與豐收兩階段。前期是在學生時期。日據時代，由於廢除漢文教育，閩南語也遭到禁止。接受了近十年的日本教育，台灣音忘了不少。讀大學時，開始以《廈門音新字典》(甘為霖編)自修漢字的閩南音(包括台灣音、廈門音)讀法。民國二十六年左右，在台北的舊書店收集了一兩百本「歌仔冊」的唱本，準備作為研究早期台灣閩南方言運用的文獻，這已顯示了他「尋根問柢」的意向。另一方面，由於就讀台北帝大文學科（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前身）東洋文學專攻，研習中國典籍；稍後供職於日本京都帝大東方文化研究所，學術上有需要學習北京話。恰好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展開了一種以現代音直讀中國古典文籍及現代白話文的風氣，請來北京戲曲學家傅芸子培養中國語學教授的人才。吳守禮教授指出，會說閩南話的人，學起北京話比外國人容易，因為兩者是具共同性的姊妹方言，有系統對應關係，學習上有舉一反三的效果；而且在研讀中國語學著作之中，也能對閩南話的本身多一層瞭解。
吳守禮先生在台北帝大曾師事著名漢語、閩南語、南島語學者小川尚義，受到完整的語言學訓練。其後讀到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而深受啟示。在台北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任職中文資料調查翻譯(1943)，於是有機會搜羅閩南語關係資料。隨即任教於台大(1945)，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民族與語言》(日文稿)。此時日本戰敗，對台灣閩南話是個復活的轉機，也是吳守禮先生學術研究上開始豐收的階段。繼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1954出版)，積極尋求閩南方言早期文獻，包括明刊本《荔鏡記》戲文等十來種來自日、英、美等地的文獻孤本，加以校理研究。至退休之前，共計發表百多篇文章、數十本有關語言溯源及正源的書。
《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能夠問世，有一定的客觀條件。儘管吳老先生生活困苦，幸而獲得師長鼓勵提攜，擔任的職務能和研究興趣結合；還有師友親人的盛情支援，如恩師神田喜一郎與荷蘭龍彼得教授提供重要的文獻材料；友人林宗毅博士贊助部分著作的出版。女兒、女婿、孫子的投入，解決了《辭典》在手稿、音標的排版、校對輸出上，連大出版社也無法克服的難題。
保存母語的使命感
今年八月十一日在台大舉行的《辭典》新書發表會，總統親臨致辭，政學兩界冠蓋雲集，無限風光熱鬧。然而學術不在繁華之內。老先生悠悠道出：「做研究的路程是很寂寞的。可以做學問的人，首要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研究編纂的悠長歲月，個中的辛酸寂寞，畢竟無法一一細數。從台大退休之後，著手編輯《辭典》，為了方便蒐集資料而去國旅美(1979)。一九八六年先行出版《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以妻子生病，遂於五月返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潮州街宿舍橫遭火劫，損失珍貴文獻、手稿、資料卡片無數。未幾妻子又病逝(1989)。先生以八十高齡，而接連承受人生之巨變，聞者莫不動容歎息。孰料半年之內，老先生竟能從迍邅頓挫之中復起，重拾國台對照書稿而畢其功。至今身體硬朗，頭腦清楚，猶手不釋卷，著述不輟，自言：「我有三輩子用不完的資料，不怕無事可做。」吾人除了驚佩先生治學的自強恆毅與堅韌的生命力，也不禁想知道，其中鼓舞生發的，是怎樣的原動力？
不妨看看老先生對自身工作有何想法。關於國語的學與教，「我而立之年才開始學習北京話，七年後以準日本語族的身分在中國的大學授國語課，在個人覺得是一種奇遇，亦是萬幸，因而踏上『閩南語史的探源』的路。」(《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編輯緣起》)；關於文獻蒐集，「我所蒐集的早期的閩南語文獻十來種，大都是孤本；由日本、英國、美國集中到台灣來。大概是天意吧？」(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關於文獻校理，「大約三十年來我所得到的早期閩南語文獻，全部整理校理完成，這是我以前做夢也不敢想的事情。」「我能完成這些工作，算來是冥冥之間，天地有所安排。」(同前)這裏面，不僅有斯文未喪之天意，也有傳承斯文之人力。其中透顯的，是老先生對於「保存母語」的強烈使命感。應該就是秉持著這分使命感，讓老先生在日本佔領台灣，禁用閩南語期間，「努力研究閩南語」(閩南語史研究的回憶)；在國民政府強力推行國語期間，主張國、台對照、溝通的學習方式(也有學習效果的考量)，「以記錄母語為己任」(《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編輯緣起》)。
母語之存真與音字脫節
吳老先生曾經說：「價值的產生不在於研究者本身，而是源自於人們有需要。我的研究能不能符應當代台灣人的需要，才是重點；若說我對閩南語研究有什麼貢獻，意義即在於此。」他又說自己研究的態度是「為學問而學問」，兩者看似有些矛盾。而時至今日，閩南語方興未艾，《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的問世，是否錦上添花，使得保存母語的努力「無可用武之地」，變成單純為己的學術研究？恐怕未必。關鍵在於「保存母語」的內涵、做法與心態上。「為學問而學問」即是求真的精神，母語之保存不僅在於有無，尤其在於留存其真貌實態。閩南語是否能夠真正的保存，又端視其能否發揚光大而定。發揚光大有兩個途徑：其一是推廣到全省，甚至讓外國人便於學習；其二當是發展鄉土文學，使母語可長可久。前者必須講究學習方式與介面，對國人而言，藉由國台對照的方式，以及近於注音符號的部定「台語方音符號」，或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將羅常培廈門音國際音標台語音標修改為寬氏國際音標，使外國人易於學習台語；並與朱兆祥教授設計的「台語方音符號」相輔相成，將台語推廣開來，正是吳老先生的期望。在鄉土文學方面，數百年來即面臨著「音字脫節」的難題。這不全然在於民間文學家的文字程度，也反映著閩南語富單音詞與多存古語的特徵。隨著近年鄉土文學的日趨蓬勃，各家擬字參差，使人混淆困惑的現象也漸趨嚴重，從考察追溯方言本字正字的途徑下手來導正亂象，也是吳守禮先生《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與《國臺對照活用辭典》的主要著力與用心之處。
語言之純一性與台灣國語
從語言學理論與經驗的角度，吳守禮教授指出了國台語之間，有其無可否認的共同性，又各自有其純一性。從「國台對照」的取徑可以看出，吳老先生雖然推廣母語，並無意獨尊母語，排斥國語。《辭典》既有溝通思想、融合族群的作用，語言的比較研究，也使人們對語言的特色有更為深入的了解。由於特殊的時空環境，使得當前語音、語法、語詞漫無章法的變化與混合，導致國、台語與方言之間的界線模糊，嚴重影響到各自的純一性，特別是對所謂「台灣國語」的形成，吳教授表達了高度關注。儘管說起國語字正腔圓，毫不含糊，吳守禮先生坦率的說：「國語我是後天的，只能講台灣化的台灣腔國語，非我所願。但有一天真的形成台灣國語，那是福是禍，卻是一個未知數，所以提出純一性的問題。」從書名「活用辭典」，以及提出「豐富共同語」的另一積極目標，我們可以領會出，老先生雖然期許《國臺對照活用辭典》在對於語言(國語、方言)的純一性做出正面貢獻的任務，並不表示要以《辭典》硬生生的限制活的語言的微意。如何活用、善用吳守禮先生殫精竭慮、薈萃前人精華於一書的《辭典》，而不僅僅是供奉為學術研究的金塔高閣，甚至流為一個時代的語言現象紀錄，正是值得吾人深思的課題。☯
